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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不只是业内的事，而是与全社
会相关。我们公布阶段性考古成果，让公众
了解三星堆考古进展，并接受社会监督，吸
收宝贵意见。”冉宏林透露，此次新发掘的文
物可能会在今年底跟公众见面。随着发掘工
作推进，积累了一定成果后，还会向社会公布。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
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
重大项目。按照项目计划，下一步将系统研
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
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国西南地
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创建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
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宋新潮说。2019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
作协议，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指
导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出土文物保护、博
物馆新馆建设等工作，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
提升三星堆遗址展示利用水平，让三星堆文
化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新建了一个文物修复展示馆，将于
4月份开放，向公众展示三星堆文物修复的过
程。”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告诉记者，
此次新发掘的文物经过整理，由专家确定修
复方案后，将在馆内进行修复。

此前，三星堆博物馆在全球范围内征集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及附属设施工程方案，57
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设计，其中包括
20 多家国际团队。朱亚蓉介绍，方案经过专
家评选，将于近期确定。新馆建设争取今年
底开工，预计 3年时间建成。“新馆是文物展
示馆，将集中系统地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
物。新馆建成后，以前两个馆的功能将进行
调整，1号馆可能会改成研学馆，2号馆作为
数字体验馆。”

三星堆新发掘的“祭祀坑”中出
土了较多的象牙和一些象牙雕刻残
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3号坑层层叠叠的象牙和透过象
牙露出的青铜器形成强大的视觉冲击
力，让人觉得非常震撼。5号坑伴随
着大量金饰片、玉管珠还发现了不少
象牙残片，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其实，在 1986 年发掘的 2 号坑
中，就有少量牙雕残件出土，但因为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太多青铜重器和金
玉器，而牙雕又碎又小，并没有引起
特别的注意。

这次是在恒温恒湿的考古舱内，
以前所未有的细致开展发掘，发现了
数量可观的象牙雕刻品。虽然完整的
器形现在还不清楚，但已经显露出来
的纹饰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部分象牙
片上雕有云雷纹，这是中原青铜器上
典型的纹饰。

这些精美的象牙雕刻，是三星堆
本地制造，还是远道而来的“舶来
品”呢？

三星堆的雕刻工艺，在此前出土
的玉器、金器上就可见一斑。比如由
人物、山和牙璋构成图案的玉边璋，
比如刻有鸟扛箭射鱼图案的金杖。一
些青铜器上也有繁缛的纹饰，如青铜
大立人、穿短裙的鸟足人像等极具本
土特色的青铜器，衣服纹饰非常细
密，可以用“黼黻文章”来形容。

三星堆青铜器使用的铸造技术，
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范铸法。这种铸造
方法需要先雕刻出器物形状的模，然
后用模翻出内范和外范，再把内范和
外范拼合在一起，中间的空腔用青铜
垫片隔开，然后把铜溶液倒入空腔
内，铸成和模一样的铜器。以穿短裙
的鸟足人像为例，铜器表面细密繁复
的纹样，需要先在模上雕刻出来。

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商周时期
的铸铜作坊，关于三星堆出土铜器的
铸造地点还有所争论。但作为三星堆
独特的器物，即便是在外地定制，也
要表达清楚想定制什么。今天我们会
有设计图纸，但几千年前的古人不会
这样，他们大概会直接提供小样甚至
是模。也就是说，大立人的衣饰和鸟
足人像的短裙，应该都曾雕刻在设计

小样或者模上。这也间接说明，三星
堆存在发达的雕刻工艺。

技术有了，象牙原材料有了 （坑
内出土数量众多的整根象牙），成品
也有了，虽然目前还没发现制作象牙
器的作坊，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三星
堆可以制作出精美的象牙器具。

中国有着悠久的象牙利用的历
史，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就出土
过一件刻划着双鸟朝阳纹的牙雕，商
代殷墟妇好墓中也出土了精美绝伦的
嵌绿松石象牙杯。

但是南方的土壤偏酸性，不利于
象牙、动物骨骼等有机质的保存。原
始的象牙由于表面牙釉质的保护，掩
埋数千年依然完整，我们今天得以看
到坑内象牙堆积的壮观场面。而失去
牙釉质保护的牙雕，在长期侵蚀下可
能会腐朽破碎、化成残渣。得益于此
次考古发掘细致的工作，发现了体积
比较大的牙雕残件。部分牙雕经过焚
烧后炭化，成为无机物，保存状况更
好一些。这种疏松质地的文物，提取
和修复的难度很高。此次发掘汇集多
学科、多团队的力量，并将实验室前
置到考古现场，希望能为我们带来更
多惊喜。

大到青铜神树，小到牙雕残件，
三星堆考古的持续进行，为我们展开
了一幅古蜀文明的生动画卷。透过这
些精美的文物，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
有一群勤劳聪慧、精益求精的手工艺
人，而这些手工艺人的背后，必定有
一个富足的社会在支撑。

在三星堆“祭祀坑”琳琅满目的
珍贵文物中，象牙是唯一大量放入坑
中的原材料，不能否认象牙的贵重，
但金块、玉料也同样贵重，为何独独
放了这么多的象牙？有的象牙和牙雕
残片呈现出焚烧迹象，有的却没有，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牙和牙雕
手工业对三星堆而言，有什么独特的
意义？……

考古研究是不断解谜的过程，伴
随着新发现会有新的认识，也会有新
的谜题产生。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
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者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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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三
星堆考古新成果
的发布，让神秘的
古蜀遗址备受瞩
目。考古现场颇
具科技感的发掘
舱和各种先进设
备，也在年轻人中
圈了一波粉。

6 座 “ 祭 祀
坑”的新发现，
有助于解开围绕
三星堆遗址的诸
多谜题，丰富和
深化人们对三星
堆文化及其与周
边地区文化关系
的认识，也为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历史进程研究
提供了新的实物
资料。

从象牙雕看古蜀文明
万 娇

⒈三星堆遗址为何引人注目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
北部沱江支流湔江 （鸭子河） 南岸。遗址得名于清嘉庆
年间 《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
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
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
高的中心性遗址。

自 1986年三星堆 1号、2号“祭祀坑”被发掘以来，
三星堆遗址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高 2.6 米的青铜大立
人、雄奇瑰伟的青铜神树、纹饰精美的大型金杖、造型
夸张的青铜面具和戴金面罩青铜头像……两个坑出土了
不少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
面貌，也带来了许多令研究者争相探索的谜题。

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过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
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
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
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和结构布局。2019年11月至
2020年5月，考古工作者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
雷雨介绍，新发现的6座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坑共同分
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
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
等。经过持续数月的发掘，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
金饰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精美牙雕残
件等文物500余件。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指出，这次新发现将丰富
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
解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有助于解决三星
堆遗址“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和三星堆文化断代研
究等关键性的问题。

“这次我们的考古发掘，在理念和方法上
都有创新。”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
责人冉宏林对记者说，文物保护贯穿整个发
掘过程，从方案编制、设施设备配置到具体
工作操作，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
与。整片发掘区被考古大棚覆盖，6座“祭祀
坑”上搭建了恒温恒湿的工作舱。工作人员
都穿着防护服进入，在可升降平台上开展工
作，身体不接触坑内地面。考古现场还设有
应急保护实验室，运用先进技术为出土文物
保驾护航。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
点。此次发掘工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 30
多家单位参与。“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
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研究方案的设
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

学科研究‘两张皮’的局面。”冉宏林说，根
据发掘中的具体问题，针对性地选择研究人
员，比如4号坑灰烬层的研究，特意邀请消防
队员参与，这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过。

此外，考古大棚内设有 24 小时不间断拍
摄系统，并安排专人进行信息采集和记录。

“考古发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尽可能
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足够
丰富的资料。”冉宏林说。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
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
三星堆发掘研究工作，搭建一流的考古发掘
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
积极探索与实践，对于日后开展大型考古项
目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⒉此次考古发掘有何创新

据冉宏林介绍，3、4、5、6 号坑目前已
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清理坑内填
土。此次发掘的 6 个坑与之前的 1、2 号坑相
比，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
似，但出现了一些新器形。

3 号坑出土了 127 根象牙、100 多件青铜
器，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件通高近 70厘米
的大口尊，肩部饰兽首、鸟首，其体量之
大，超过了此前 1、2 号坑出土的同类器物。

“还有一件圆口方体铜尊，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一件传世品外形类似，这种器形在考
古发掘中是首次见到。”冉宏林说。

顶尊跪坐人像也是 3 号坑出土的重要文
物。冉宏林告诉记者，三星堆2号坑曾出土过
类似形象的青铜物件，只有 15厘米左右，而
这件青铜器有 1.15 米高。人像头顶的铜尊接
近长江流域铜尊的造型，而肩部的4条龙形附
件则是三星堆特有的纹饰，其中2条龙与1号
青铜神树上装饰的龙很相似。“这是古蜀人在
借鉴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了
自己的改造，体现了古蜀国独树一帜的文化
面貌。”

专家在4号坑的灰烬层中提取出蚕丝蛋白
成分，这是三星堆考古中首次发现丝绸制品
残留物，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丝绸制品的性
质、用途和分布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登上网络热搜的金面具残件出自 5号坑。
它的含金量为85%左右，外形与成都金沙遗址
出土的一件完整黄金面具相似。根据目前所
见的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
量超过500克，是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
面具。有意思的是，不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
出土的金面具，耳朵上都钻有圆形小孔，专
家推测古蜀人有钻耳洞的习俗。此外，5号坑
还出土了鸟型金饰片、大量金箔片、玉质管
珠、雕有精细纹饰的象牙制品等。

在 6号坑发现了一具神秘的“木匣”，长
约 1.7 米，宽约 0.4 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冉
宏林说，这种木器在成都平原的考古中非常
罕见，其内部未发现铜器、陶器、玉器等文
物，有可能曾经存放的是丝织品或酒、肉等
易腐化、易挥发的物品。

⒊哪些新发现值得关注

⒋考古成果如何“飞入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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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布局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②：三星堆遗址5号坑出土金面具残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③：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的考古大棚及工作舱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④：三星堆遗址5号坑出土象牙雕刻残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⑤：三星堆遗址5号坑出土鸟型金饰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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